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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静志居琴趣》审美意象探究 

戴炜烨
1
 

(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，广东 深圳 518061) 

【摘 要】：《静志居琴趣》是朱彝尊为其妻妹冯静志所作的一部言情词集，记录了他与静志的那段隐秘且不合

伦理的恋爱，专写一人一事一情，是词史上一部独特的艳词集。词集审美意象也有连贯性和偏向性，多用自然意象、

日常意象和表达愁苦、相思的意象，对词集的记事抒情、意境建构、美感营造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，反映了词人以

悲为美、以艳为美的审美心理，并以此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情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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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静志居琴趣》是清代词人朱彝尊的一部词集，通篇 83首词，是一部言情专集。这部词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词专写

一人的词集，是艳词出现以来未曾有过的作品，陈廷焯在其《白雨斋词话》中对朱彝尊的四部词集有过整体评价：“竹垞《江

湖载酒集》,洒落有致；《茶烟阁体物集》,组织甚工；《蕃锦集》运用成语，别具匠心，然皆无甚大过人处。惟《静志居琴趣》

一卷，尽扫陈言，独出机杼。艳词有此，匪独晏、欧所不能，即李后主、牛松卿亦未尝梦见，真古今绝构也。”[1]72本文从审美

意象出发，通过对意象使用功能的分析，引申到审美意象与审美主体心理的关系，最后探求意象使用与词作的意境创新，围绕

审美意象对《静志居琴趣》这部专言一情的作品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，由此显现其在美学上的独特性。 

一、《静志居琴趣》背后的恋爱本事 

《静志居琴趣》是朱彝尊为妻妹冯静志所作，记载了朱、冯恋情的一些片段，表现了朱彝尊对冯静志的爱慕、欣赏与思恋。

关于其背后的恋爱本事，自清代起便有所讨论，为学界、文坛津津乐道，是研究《静志居琴趣》的基础，结合恋爱本事更能够

体会词集中所采用的某些意象的用意。 

清代吴骞在其《拜经楼诗话》中曾提到他“于《风怀诗》考证尤详，几欲显其姓氏，既而复自裁节”[2],可知他考证了《风

怀二百韵》确有本事，但由于不符伦理，“复自裁节”为其隐去姓名；而后来冒广生的《小三吾亭词话》则明确地揭示出“世

传竹垞《风怀》二百韵为其妻妹作，其实《静志居琴趣》一卷，皆《风怀》注脚也。”[3]237并举出了一些例证，如“曩闻外祖周

季况先生言，十五六年前，曾见太仓某家藏一簪，簪刻‘寿常’二字，因悟《洞仙歌》词云：‘金簪二寸短，留结殷勤，铸就

偏名有谁认’”,[3]237 指出所刻“寿常”二字的金簪确有其物，朱彝尊妻妹即名寿常；又如“《风怀》诗稿，旧藏聊城杨又云司

马家，后归嘉兴沈子培提学，稿凡五纸，‘风怀’二字，系后改定，其先亦题为‘静志’也”[3237,可知《风怀二百韵》最初题名

为寿常之字静志，由此证实朱、冯恋情确有本事。 

20 世纪以来，学界对《静志居琴趣》的恋爱本事也多有讨论，屈兴国和袁李来的《朱彝尊词学平议》[4],邓红梅的《朱彝尊

的爱情词说》[5],叶嘉莹的《朱彝尊之爱情词的美学特质(续)》[6],王利民的《朱彝尊传》[7],李美昆、冯乾的《渠宁不食两庑豚，

不删风怀二百韵?——朱彝尊〈风怀二百韵〉的创作动机》[8],谢艺苑的《〈静志居琴趣〉朱冯情缘及其对朱彝尊词风之影响》[9]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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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俊斌的硕士论文《朱竹垞〈静志居琴趣〉研究》[10],宋春辉的硕士论文《朱彝尊〈静志居琴趣〉研究》[11]等文均赞同冒广生之

说，主要通过对《静志居琴趣》内容的具体分析，引《洞仙歌》为证，将《风怀二百韵》与《静志居琴趣》相联系，对照其中

所描写的内容，指出《风怀二百韵》中所说“巧笑元名寿，妍娥合唤嫦”
[12]92

即为其妻妹之名寿常，《静志居琴趣》之题则取其

妻妹之字“静志”等证据来证实《静志居琴趣》为作者为其妻妹所作。 

结合以上研究以及《朱竹垞先生年谱》[13]《朱彝尊年谱》[14]可大体窥见《静志居琴趣》背后的恋爱本事，朱彝尊 17岁时因

家道中落入赘冯家，娶冯福贞为妻，此时冯福贞的妹妹冯寿常才十一二岁，天真烂漫、娇俏可爱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冯寿常逐

渐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，知书达礼、聪慧可人，朱彝尊对其颇为欣赏，在平时的相处中，两人暗生情愫。后来冯寿常嫁人，

二人相处之时渐少，但由于寿常婚姻不幸，在其后的几次归宁中，朱冯之间的感情不断升温。顺治十五年(1658)十一月八日，

朱彝尊携家眷移居梅里荷花池上，
[13]11

此时冯寿常正值归宁，在朱彝尊搬家时，二人共坐一船，难掩情思，此情此景被记于《鹊

桥仙·十一月八日》,二人最终于该年十一月十七日定情，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。二人自此分别后时有书信往来，也时有相见，

至康熙六年(1667),冯寿常病入膏肓，撒手人寰，享年 33岁，朱彝尊因怀念她，于康熙八年(1669)作《风怀二百韵》。[7] 

二、《静志居琴趣》中的意象功能 

意象作为古典诗词中的基本要素，对诗词的记事抒情、意境建构、美感营造等都有重要的作用，它在诗词中的使用也有其

独特的作用，下文将从意象的表述、建构、美感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在《静志居琴趣》中的使用功能。 

(一)记事抒情功能 

《静志居琴趣》是一部言情专集，作者采用自传性的叙事结构来描写他与妻妹的隐秘之恋，因此，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

词叙事，其中不乏许多具有记事抒情功能的意象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“船”意象，共出现 23次，包括与船同义的“舟、柁、

艎、舫、棹”等。在反清复明的战乱之中，因避难家族乘船不断迁居，他与妻妹静志就有了较多见面机会。因此，在《静志居

琴趣》中有许多有关坐船的词，这些词多为表述逃难时在船内与静志见面时的场景、事件。如：“一面船窗相并倚。看渌水。

当时已露千金意。”[15]151写朱彝尊在船上发现了静志对他的情意；“一箱书卷，一盘茶磨，移住早梅花下。全家刚上五湖舟，恰

添了个人如画”[15]154,写朱彝尊从岭南归家，十一月初八，携家移居梅里荷花池时，在船上看到“人如画”的妻妹起了爱慕亲近

之情，竟将这艘搬家的小船看做西施、范蠡归隐后游与天地之间的五湖舟，用写实之笔写出了一段清雅趣味。因此，可以看出

“船”这个意象多为作者借此表述具体的事件。当然，其他意象也有这个功能，如“走近蔷薇架底，生擒蝴蝶花间”[15]147,写静

志还是十二三岁时的天真模样，这里的“蔷薇”“蝴蝶”也只是描写静志在嬉戏时出现的一个具体意象。 

除了单单描述一件事情，意象更是情感的物化形态，在意象的使用中一定伴随着作者的主体情感，利用拟人、比兴等手法

使抽象的情感具象化，对抽象的情感进行阐释与转换，使其呈现为可感知的景象与画面。例如：“叶底歌莺梁上燕。一声声、

伴人幽怨”[15]150,用“莺燕”的热闹来反衬词人的孤独与幽怨；“蚕月桑津，轻浪鱼鳞。好风光、最易愁人”[15]157,以乐景衬哀情，

用“蚕月桑津”的好风光来反衬词人内心的愁苦；“舍旧枕珊瑚更谁知，有泪雨烘干，万千愁梦”,[15]193用“泪雨”衬托“愁梦”,

将心底忧愁都化作泪，化虚为实化情为景，用可见之物展示抽象之情，将词人的情感展现得具体清晰。 

意象还有一个作用便是它的象征意义，象征是借助“象”来表达意象，是将作者的思想情感隐藏在具体的物象后，含蓄地

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情感。由于《静志居琴趣》所记事件的隐秘性以及朱彝尊作词以“醇雅”著称，因此，其情感大多隐藏在具

体的物象之后，而非直接表露。 

其中“月”意象所表达的象征意义最为显著，在大多数人眼中，月亮已经成为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代表性意象，大多代表

离别情思，饱含着作者浓厚的思想感情。“月”意象在《静志居琴趣》中出现了25次，其中 9次为描写缺月，3次描写寒月，2

次描写银月，仅 1次为圆月，5次为明月，另有 5次为月与其他意象的结合。词人写月多为残月、斜月、冷月、凉月，用来表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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愁绪与思念之情，如：“秋期过了，夜月寒生南浦。执手枯荷池上，宛种玉、亭东路。贪梦好，问柔魂，可曾飞度”,[15]156用“月”

意象衬托出一种幽冷朦胧的情境，写出了秋期过后的相见其实是梦，借月将这种忧愁怅然表达得更加深刻；“那年私语小窗边。

明月未曾圆”,
[15]156

用“明月未曾圆”暗指两人感情未曾圆，总有一日会分别，缺月也就意味着两人感情的缺憾，表达了词人深

深的遗憾与惋惜。但其中也不乏借月来表达词人的喜悦之情，例如“话夜阑时，人如月，月如银”,[15]157-158写两人夜话，词人借

月亮来比喻静志，借此称赞静志如月一样高洁、以皎洁的月光衬托静志的清纯与美丽。 

“燕”意象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，《静志居琴趣》中“燕”意象出现 15 次，或象征爱情，表示对比翼双飞的渴望；或表

示对美好时光的追忆。如，《卜算子》[15]150通过“燕语人无语”写出了词人看到双飞之燕时的孤单落寞；《少年游》[15]180通过故地

重游，发现往日时光中的燕子飞去，往日的美好时光似乎也随之逝去，只剩下残存的记忆；《玉阑干》[15]179通过燕子刚回又飞走，

表达了词人对美好时光如此短暂的哀叹与无可奈何。 

意象通过描述、抒情、象征三种形式来进行表述，这三种形式在具体作品中有所侧重，或直白、或含蓄地表达了词人的思

想情感，将词人抽象的思想情感化作具体的物象，使读者能够更清晰直观地体会词人真挚的感情。 

(二)意境建构功能 

意象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，而是要将其放置在整首词中进行探究，意象的意义会随着诗词中的其他意象或者整体情感基调

而变化，在情感的表达上甚至会有截然不同的情况，因此，意象与意象的组合，在此基础之上会产生一个意义的结合点，建构

出一个完整的意义。意象的建构功能分别体现在意象的可组合性及其不确定性。 

在中国古典诗词中，意象与意象的组合是非常常见的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,前三句“枯藤老树昏

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”用九种景物构成了一幅凄凉动人的景象，并且准确地传达出旅人凄苦的心境。在《静志居

琴趣》中也不乏用意象的组合来建构场景的词，如《捣练子》:“烟袅袅，雨绵绵。花外东风冷杜鹃。独上小楼人不见，断肠春

色又今年”,[15]149前四句用“烟”“雨”“花”“东风“杜鹃”“独上小楼”等意象建构出了一幅凄切寒冷的景象，表达了作者

的愁思，为最后那句“断肠春色又今年”奠定了一种悲凉的情感基调，与《天净沙·秋思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不同的意象组合

会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内涵，在《捣练子》中的“风”“雨”都渲染了环境的寒凉、凄冷之感，此情此景可知词人不得见其恋人

的伤感。而在《南乡子》“明日别离人，未恋今宵月似银。只愿五更风又雨”[15]164也出现了“风”“雨”,但是词人的思想情感

与《捣练子》中截然不同，词人是盼着风雨到来，风雨不再是衬托词人内心愁苦的一个意象，而是为与恋人在一起多呆一会儿

而期盼的借口，表达了与恋人即将分别的不舍和离愁别绪。《捣练子》和《南乡子》中都出现了“风”“雨”的意象，都表达了

词人的愁绪，但是由于两首词的具体内容和情感基调不同，前者是表达词人不得见其恋人的断肠之情，后者是指相见时要分离

的依依不舍，因此，同一意象建构的意义是不同的，它会由整首词的其他意象以及所表达的情感基调向某个方面倾斜，突出某

一方面的特征。在《静志居琴趣》中，由于词人情感的复杂性，对有些意象所表达的情感也不是固定的。例如，对于“花”这

一意象，或者表现了春天的生机盎然，“走近蔷薇架底，生擒蝴蝶花间”[15]147中用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色衬托出了女主人公的娇俏

可爱；或者反衬了词人的愁苦，“春信莺花，秋期河汉，总是愁时节”中[15]182以乐景衬哀情，写出词人内心的愁苦、相思之情；

或是以花代人，“圆菊金铃鬓边媚”[15]191中写爱人如花一般美丽；或以落花、飞花衬托出忧愁哀婉之境，“淡墨轻衫染趁时。落

花芳草步迟迟”[15]151写对往事的追忆。但是由于意象具有隐喻性，作者的情感难以清晰地被把握，读者只能凭借感受去体会作者

建构的情感世界。如《鹊桥仙》: 

辛夷花落，海棠风起，朝雨一番新过。狸奴去后绣墩温，且伴我、日长闲坐。笑言也得，欠伸也得，行处丹鞵婀娜。簸钱

斗草已都输，问持底、今宵偿我。[15]157 

词中描绘了一幅雨后花落风起的景象，有凄惨悲凉之感，但词中所表达的是一种闲适的心情，结合词的下阙便知词人在赌

输钱后并无失落之感，反倒是调情般接了一句“问持底、今宵偿我”。因此，这首《鹊桥仙》上阙所描绘的意象与表达的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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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较为模糊含蓄，不可以常道解之，但也正是由于意象的这种模糊性，为词人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创作空间，为其思想情感的表

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。 

(三)美感营造功能 

意象具有外在与内蕴双重美感。 

意象的外在之美体现在它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审美愉悦，包括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等方面。《静志居琴趣》在意象的选用

上多用小巧的自然意象和日常的生活意象，例如：“水、花、草、燕、月”等自然意象，“衣、衫、袜、钗、针”等生活意象，

并且在色彩的使用上，多用“红、绿、翠、青”这种偏明亮的色调。这些意象有一种婉约美，让人感受到这些词中所包含的柔

美、细腻，它表达的美感是优美而不是壮美，仅仅从意象的外在感知，就能判断出整本词集的审美特征的基调是婉约细腻、淡

雅清新。 

意象美感的另一层是其内蕴之美，包含了词人的感知与情感，词人通过意象来奠定情感基调、渲染情感氛围，呈现出其独

特的美感。在《静志居琴趣》中，词人通过大量使用“落花”“飞花”“流水”“远书”“梁燕”“残月”“秋雨”“巫山”“残

灯”“离梦”“霜鬓”“寒烟”“别泪”“游丝”等意象，营造了一种清幽孤寂的情境，渲染了一种情意凄绝、哀婉沉痛的情

感氛围，从中可以体会到词人情感的率真平直、诚挚感人、悠长绵远。 

由于词人恋情的隐秘性，使得他与恋人聚少离多，所有的深厚缠绵的情意都只能藏于这词中的文字里，因此，《静志居琴趣》

的整体基调为悲凉、愁苦、遗憾、惋惜。也正是因为恋情的隐秘性，“其中难言之处，不得不乱以他词，故为隐语，所以味厚”。
[1]72-73

词人更多的是将情感隐藏在词中，使词具有一种深微幽隐、富含言外意蕴的美感。最具代表性的便是《两同心》中的“洛

神赋、小字中央，只有侬知”[15]163,“洛神赋”在这里既蕴含了词人的恋情如《洛神赋》一样是以悲剧结尾，另一方面更是包含

了词人的无限情思，词人曾教他的恋人静志写过《洛神赋》,这里是指王献之所写的十三行小楷的残贴，而这本贴中央便是“静

志”二字，“静志”是词人所爱之人的字，同时也是《静志居琴趣》题名前二字，作者在这里用看似直白的语言曲折地传达意

旨，隐藏在意象之下的意旨竟还有一层隐藏。虽然《静志居琴趣》中多数词看起来是含蓄委婉的，但是深究细看之后却发现作

者的情感竟是那样清晰直白，在那些平常意象中隐藏着作者热烈直白的情感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才会使我们在探求作者真正情感

的时候体会到其中深微幽隐的美感特征。 

三、审美心理与意象选择 

《静志居琴趣》反映了朱彝尊的恋爱心理，并通过意象可以表现他的审美心理，这种审美主体心理也让《静志居琴趣》呈

现出独特的审美效果。 

(一)以悲为美 

文学创作有时是社会生活的延伸和补偿，文学常常被用来渲泄悲愤苦闷或寄托理想抱负，这便是文学补偿功能的表现。朱

彝尊作《静志居琴趣》主要还是因为内心隐秘的情感无处寄托，只好以词抒发自己对恋人的思念以及对恋人爱而不得的愁苦，

因此，所用意象大多表现为愁苦意象，如“流水”“落花”“风雨”“冷月”“残灯”等，创造了一种悲苦凄凉的情境，继承

了中国古代文学以悲为美的审美心理。 

《静志居琴趣》是一部言情专著，作品的主要内容是言愁，词中 17次提到“愁”、13次提到“泪”、11次提到“相思”、

6次提到“苦”、7次提到“恨”与“悔”、4次提到“断肠”,完全发挥了词体言愁的特征，使其“以悲感人”的力量更为浓烈。

如《无闷·雨夜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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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雨垂丝，细细晚风，约尽浮萍池水。乍一霎黄昏，小门深闭。作弄新凉天气。怕早有，井梧飘阶砌。正楚筠，簟冷香篝，

简点旧时鸳被。 

无计。才独眠，更坐起。恁说愁边滋味。翠蛾别久，远信莫致。纵有梦魂能记。寻不到、长安三千里。料此夜、一点孤灯，

知他睡也不睡。[15]175-176 

上阙写景，以“密雨”“晚风”“浮萍”“池水”“黄昏”等意象建构了一个寒冷、凉意袭人的雨夜；下阙写独眠时想起

恋人，与恋人失去联系，即使在梦中都记得要去寻找恋人，却因为分离太远寻不到。因此，在这雨夜中，只有一盏“孤灯”相

伴，心中在想着远方的恋人是否也像自己一样难以入睡。上阙的意象重在写景，通过一系列意象描写了一种凄凉的景象，为下

阙词人言愁做铺垫，上阙的自然意象与下阙的日常生活意象相互辉映，在室内、室外共同营造了一种凄惨悲凉、哀伤凄切的氛

围。通过意象对全诗整体情感的渲染，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这首词的“悲感色彩”,体会到词中那种哀伤悲苦的词境。 

(二)以艳为美 

在词出现以前，中国古代文学中特别强调“载道”“言志”,对于与男女之情相关联的“艳情”和“艳美”是相对排斥与轻

视的。而词最初是被视为以“娱宾遣兴”为主要功能的“小道”“末技”,较少受到礼教的束缚，使得许多人用词来抒发对爱情

的期盼，尽情描写被恋情所激起的幽微心绪。因此，自古就有“词为艳科”的指称，以艳为美是许多词人的审美倾向。 

朱彝尊将词这种写男女情事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，但与其他艳词不同的是，《静志居琴趣》专写一人一事，其中意象多为词

人现实所见意象，描绘的场景氛围也极为逼真，以此表达了词人真挚的感情与爱恋，而非风月场所的狎玩之词，因此，其最大

特征就是情感真挚。在《静志居琴趣》中，出现了的大量意象都与词人所爱之人有关，如“楼”“阁”“船”“庭”“院”等

与恋人相见时的地点意象，或是“衣”“裙”“鞋”“袜”“发”“梳”“眉”等描绘恋人外貌、服饰的意象，或是

“莺”“燕”“月”“雨”等词人思念恋人时的自然景物意象，从这些意象中可以看出词人对恋人的观察之仔细以及对恋情点

滴的深刻记忆。如《南歌子》: 

忍泪渐窥镜，催归懒下阶。临去不胜怀。为郎回一盼，强兜鞵。[15]155 

这首词是写静志回门省亲后要离开的场景。静志为了多看词人一眼，硬生生弯下腰来“强兜鞵”,这里借词人之手写静志回

门时依依不舍的情态，写出了词人对静志的观察之仔细，词人对静志又何尝不是依依不舍?因此，对她关注深切，看到了她“强

兜鞵”的场景。 

又如“重帘尚如昔，但窥帘人远”,[15]150写词人对往事记忆之深刻，在恋人住过的庭院里看到垂帘仍旧，但是却见不到那窥

帘的女子了。“帘”曾出现在《四和香》中，“才学避人帘半揭。也解秋波瞥”[15]147-148写静志在暗中窥人，传送秋波，这是静志

情意初现之时，而后又出现在《忆少年》中，写出了词人对恋情点滴的深刻记忆。垂帘仍在，而窥帘人远，一个“尚”字，一

个“但”字写出了词人对物是人非的无可奈何以及对恋人的深切怀念。 

清代陈廷焯根据情之深浅对艳词进行评价，他认为好的艳词是要描写真挚的情感，真情能够体现出词所不能达到的细腻和

生动，直指人心。因此，他对朱彝尊的艳词有着极高的评价，认为“《静志居琴趣》一卷，尽扫陈言，独出机杼。艳词有此，

匪独晏、欧所不能，即李后主、牛松卿亦未尝梦见，真古今绝构也”。[1]72 

(三)形成原因 

《静志居琴趣》以悲为美、以艳为美的审美主体心理是有其形成原因的，它与社会心理和作者个人遭遇都有着不可分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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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。 

以悲为美、以艳为美这两种审美心理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早就出现了，“诗可以怨”“欢愉之辞难工，穷苦之言易好”“诗

穷而后工”等等，都是“以悲为美”审美心理的反映。从《诗经》中就可以看到对男女之情美好的描写，汉乐府民歌中也有《孔

雀东南飞》这样的爱情悲歌，而自词发端开始，“以艳为美”的审美心理得到了最有力的凸显。《静志居琴趣》中这两种审美心

理的形成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发展特征。 

朱彝尊的特殊经历也是形成这两种审美心理的重要原因，前文已经数次提到，《静志居琴趣》是词人描写与其妻妹隐秘之恋

的言情专著，专写一人一事，由于这段情感违背了伦理，导致词人心中别具一种隐秘的复杂情绪，再加上词人与恋人聚少离多，

最后这段感情更是走向了生离死别的悲惨结局。词人具有这种极度哀伤凄绝的情感体验，在词中所使用的意象多为表达愁苦的

意象，营造了凄惨萧瑟的情境，因此表现出以悲为美的心理。词人许多词作并不是当时所写，而是回忆时所作，在这种回忆的

创作状态下，词人摆脱了当时直接感受时的强烈欲望，淡化了自己的平庸与欲念，放下了道德束缚，爱恋的情感是修饰后呈现

的，描述的悲伤之情更加深刻，其情感的真挚由心中自然生发出来，形成了以艳为美的心理。 

四、意象使用与意境创新——别具一格的“情境” 

《静志居琴趣》虽是描写男女情事的艳词，却艳而不浮，感情真挚，不流于俗套，为艳词开出了一种新的意境。陈廷焯对

《静志居琴趣》呈现的意境有较高的评价：“艳词有竹垞，直是化境。”[1]76 这一评价将《静志居琴趣》推到了艳词意境描写的

顶峰。而他对《洞仙歌》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艳词的评价标准，“《洞仙歌》每以朴处见长，最是高妙”[1]75“皆能发前人所未

发。不必用秾丽之词，而视彼秾丽者，浅深判然矣。”[1]76他认为《洞仙歌》用词质朴清丽，不用绮语，读来却不减秾丽之色，

自有一番风韵，因此更为高明。而这些词自有风韵的原因便是藏于词后的至情，如陈氏所评价的“竹垞艳词，纯以真气盘旋，

情至者文亦至”[1]77,“色取其淡，骨取其高，不用绮语，风韵自胜，斯谓惊才绝艳”[1]75。朱彝尊词中臻于化境的缘由便是其中

真情，“极缠绵极恳挚语”[1]74-75,因此才成为空前绝后的艳词。整部词集虽有不少景物描写，但从景物中感受到的仍旧是词人的

真情，因此，整部词集构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“情境”。 

朱彝尊在《静志居琴趣》中所写之情为极其真挚之情，词人创作时用情至深，所创作出的词作也洋溢出情真意切的感情，

让读者体会到他在感情中的挣扎与矛盾，他与恋人定情时的喜悦、偷偷相见时的窃喜以及不得相见时的惆怅苦闷，这些情感萦

绕在整部词集中。在我们看到词作中的意象时，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景物，而是作者的喜怒哀乐。如《渔家傲》: 

桂火初温玉酒卮。柳阴残照柁楼移。一面船窗相并倚。看渌水。当时已露千金意。
[15]151

 

前几句的“桂火”“柳阴”“柁楼”“船窗”“渌水”等意象都仅仅只是最后一句“当时已露千金意”的陪衬，令人印象

最深的自然是词人发觉对方也对自己有情意时的喜悦，而那些意象也只是为了烘托氛围。其中景是真景，情是真情，而真景是

为了烘托真情，词集全篇专言情，不用绮丽之语、浓艳之象，色淡情浓，创造出一种以往艳词没有的真挚的“情境”,以此呈现

出一种意与境浑的情性美。 

另外，词人在词作中还大量使用了“梦”意象，共 20 次，大多为“残梦、离梦、孤梦、愁梦”,以梦意象创造了一些美好

的场景，表现了自己的相思之情。如《芙蓉月》
[15]156

中，作者贪图梦境中的美好，梦中词人与静志“执手枯荷池上”,因此不舍

醒来，情愿沉溺于梦中，一个“贪”字，将词人的相思展露无遗；又如《少年游》[15]180中，一句“梦里是生涯”将所有情思留在

梦中，虚实之间进行了转换，没有静志的现实似乎变成了躯壳，梦中才是他的一生，从而表达了词人对静志的深切怀念以及静

志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。在这些具有梦意象的词作中，梦与现实交相辉映，相互作用，化实为虚、化虚为实，使得词人真真切

切的情感通过梦的表现呈现出一种虚实相生的情境美，将有限的情感变为无限，幽深浩渺、难以穷尽。 



 

 7 

总之，审美意象对《静志居琴趣》审美表达以及词人情感抒发具有重要作用。词人在词作中多用真景写真情，所涉及意象

多为日常意象或与恋人相处时的场所和所见之物，多描写与恋人分离不得相见的相思愁苦之情，“摆脱绮罗香泽之态”[1]74,体现

了其以悲为美、以艳为美的审美心理，并建构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情境，发前人之所未发，极尽缠绵又极尽真挚，使其表达的情

感之真切呈现出一种以往艳词没有的色淡情浓之美，可谓“惊才绝艳”[1]75,臻至艳词化境，被视为一部空前绝后的艳词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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